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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与社会学的时代之变

邱 泽 奇

摘　要：数字化的核心要义是一切皆可数字化，也因此将人类带入了数字社会。

数字社会给社会学带来了两项关键挑战，一项是社会学是否有能力刻画和解释数字

社会，另一项是，如果不能，社会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几十年来社会学不断在

开展对数字社会的探索，不过，现实格局是，研究主题还相对零散、研究方法还有

待革新，距离文科智能还有较远路程。在需要刻画和解释的社会现象、可以运用的

研究素材等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时代，社会学自身面临方法和理论变革。在由 “实体

人群×数字人群×机器智能”构成的数字社会，社会学生产知识和服务社会的方式

更面临颠覆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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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２２年底开始，持续推出的人工智能产品给社会带来的震撼不断。如果说ＧＰＴ （Ｇｅｎｅｒ－
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只是有能力运用人类自然语言，ＧＰＴｓ则在迅速开拓ＧＰＴ的应

用场景，Ｓｏｒａ实现的文字生图与视频又打开了一条让人类想象可视的通道，无论通道的尽头在

哪里，都意味着人工智能向通用化目标又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应用如雨后

春笋般问世，如Ｇｅｍｉｎｉ、Ｇｒｏｑ、Ｋｉｍｉ　Ｃｈａｔ、ＬＬＭｓ、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等。各类人工智能产

品的涌现无疑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与发展，从实验室开始迈入社会化应

用，赋能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进而向由 “实体人群×数字人群×机器智能”构成的数字社会发

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人工智能新产品不断突破大众想象的时点，我们还讨论数字化与社会学，是否有些过时

呢？其实，人工智能是机器智能①的一类，机器智能又是数字技术的一类，数字技术发挥作用的

基础是将事物属性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变成可计算的数值，即数字化。我们认为，社会学在

当下还没有迈过自身数字化的门槛，还没有进入开发人工智能运用场景的阶段。在机器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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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①出现 （是否会出现尚存疑）之前，数字化依然是科学与技术包括社会学进行前沿突破的前

提。讨论数字化，对我们认识社会学的未来之路依然具有启明之意。

下文的讨论将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探讨数字化对社会学的挑战。我们认为，社会学当

下面对的是数字社会而不是经典社会学产生时的工业社会，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是否有能力刻画

与解释数字社会是社会学面对的根本挑战。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学对数字化挑战的回应。我们认

为，社会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只是探索的理论主题相对零散，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结构化

的主题，也没有形成对数字社会的系统性认识，甚至没有回应数字社会的基本问题。在方法上，

社会学家们也在进行 多 样 化 的 尝 试，只 是 还 没 有 形 成 刻 画 和 解 释 数 字 社 会 的 有 效 方 法 和 工 具，

距离文科智能 （ＡＩ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Ｉ　ｆｏｒ　Ｈ＆ＳＳ）还有相当的距离。第三部

分分析社会学回应数字化挑战面对的时代之变。我们认为，依目前可及的想象力，社会学对数

字化的回应，从理论到方法都可以运用数字技术将人类的想象力与机器智能整合，形成人机互

生的和面向社会日常需求的知识生产与服务体系。

一、数字化的挑战

在学术领域，数字化不是新概念。仅以中文文献为例，中国知网总库数据显示，１９７２年就

有人使用数字化概念。② 可是，数字化变成高频概念却是互联网进入社会化应用之后的现象。以

“数字化”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中国接入互联网之后的１９９６年，讨论数字化的文献数

量突破１００篇；互联网进入商用之后的２０００年，文献数量突破１０００篇。在互联网经历了２０余

年发展之后的２０１９年，文献数量才突破１００００篇。值得注意的是，仅仅３年之后的２０２３年，文

献数量就超过了３００００篇。文献数量的历时变化表明，中文文献关注数字化是中国接入互联网

之后的事，文献数量的急剧增长则是近几年的事情，是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

政府发展的主导力量之后的事情。

前后５０年之间学术界对数字化的关注不只是文献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数字化概念的内

涵的扩展。１９７２年讨论的是直流磁性的数字化测量，③ ２０２３年讨论更多的则是作为数字化产品

的人工智能。④ 从测量工具的数字化到人类智能的数字化，关注数字化的学科从工程拓展到了社

会科学。对社会学而言，特别重要的是研究对象发生了本质转变，从纯粹的人类社会转变到了

人机混 （融）合的社会。尽管如此，数字化概念的内核却非常稳定，即指运用数值刻画事物属

性和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几十年里，变化的是数值和计算数值方法 （算法）的复杂程度，

如，从单一参数到千亿级的结构复杂的人工智能模型参数。

我们曾经用术语刻画事物的属性，解 释 事 物 之 间 的 关 系 模 式，如 好 坏、因 果；数 字 化 意 味

着把对事物属性的刻画转化为可计量的数值，把对事物之间关系模式的解释转换为数值结构关

系，如用０表示坏，用１表示好，用０—１表达属性的连续变化，用计算模型解释事物之间的关

系模式等。从术语到数值的转变，变化的本质在于对事物属性的刻画和对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

的解释，从完全依靠人类的判断转变为充分依靠机器计算的数值与人类判断的综合。其中，机

·５６·

数字化与社会学的时代之变

①
②

③
④

参见Ｒａｙ　Ｋｕｒｚｗｅｉｌ：《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中国知网总库检索只能追溯至５０年前。或许在１９７２年之前也有文献，不过其指称应该也是指仪器设备

从模拟测量向数字测量的转变。还有，我们在检索中没有区分学科。故，引用的数据不是分学科的数据。

参见庞仲予：《关于直流磁性数字化测量问题的讨论》，《电测与仪表》１９７２年第１１期。

文献数量众多，不做列举。



器计算和机器智能 （包括判断）的介入是革命性的，不只是对社会学，对科学革命之后的几乎

所有学科皆如此。它意味着在人类科学活动中，机器智能扮演的角色从纯粹的工具上升为可信

可靠的依据，甚至上升为可以与之进行平等讨论的对象，如ＧＰＴ。

本文讨论的数字化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指的是用数值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ａｔａ）刻画事物属性，用计算模

型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其产出是以数字格式呈现的产品和服务。① “化”，既是进程，即运

用数字技术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进程；也是状态，即运用数字技术生产的产品、服务，以及人们

消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日常生活。以社会学为例，数字化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把社会学的想

象力转化为刻画事物属性的数值和解释事物之间关系模式的计算模型；二是社会学生产的知识

也以数值和计算模型进行表达，且成为服务人类生产与生活的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简单地说，

就是用人类的社会学想象力×机器智能，从数据中检验或发现事物的属性，从数据关系中检验

或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并且将事物属性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用数字产品和服务 （如数

字化知识池）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如果纯粹从技术视角入手，我们认为，数字技术是人类历史演进中出现的第三轮可被称为

革命性的技术。② 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创新与应用，透过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着社会从

生产到生活的革命性变革，塑造着在诸多维度根基于工业社会却又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数实

一体的数字社会。③

在经济 领 域，数 字 经 济 已 经 成 为 美 国、中 国、德 国、日 本、韩 国 经 济 的 主 要 增 长 力 量，

２０２２年数字经济占五国ＧＤＰ比重为５８％，数字技术变成了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２０１６—

２０２２年，美国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分别增加６．５万亿和４．１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复合

增长１４．２％，是同期美中德日韩五国数字经济总体年均复合增速的１．６倍。④

支撑经济指标变化的是经济产业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我们熟悉的工业经济以大规模

标准化生产为主导，而数字经济则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转型为主导，新兴产业如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原生数字经济产业既拓展着经济发展新兴动力，又改造着农业、制造

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使得产业数字化也成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赛道。⑤ 在数字经济发展

的大潮中，生产方式也从倾向于线性和集中式、强调流水线作业和物理劳动，转向更为灵活和

去中心化、强调知识创造及共享的智力劳动和远程工作。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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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格式呈现的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环境，如二维码。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 人 认 为 数 字 化 是 第 四 次 工 业 革 命，人 工 智 能 是 第 五 次 工 业 革 命。不 过，

我们认为，数字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远 远 超 过 农 业 革 命 和 工 业 革 命 的，数 字 社 会 也 是 在 根 本

上不同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另一种社会。参见邱泽奇、乔天宇：《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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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生产方式变革的是组织方式从结构相对固定、交流以面对面和纸质媒介为主，转向更

为灵活和网络化，交流方式以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等数字化手段为主。① 支撑组织方

式变革的还有日常生活的数字化，从数据获取和传播相对缓慢、受到物理距离和媒介限制，转

变为数据可实时获取和快速传播、且几乎不受物理距离限制。② 连接泛在和实时数据又影响了社

会的多个维度，如教育和知识普及，从主要通过学校和纸质文献转向在线教育、开放课程、电

子书籍、多模态媒介等数字化途径，使得知识更易于获取和传播普及。③ 生产和生活数字化的一

个自然后果是社会文化从相对单一、价值观倾向于保守和稳定，转向多样性和包容性增强、价

值观更加多元和开放。④

当然，世界各国的数字化进程不同，数 字 社 会 的 特 征 也 有 差 异。还 有，与 在 农 业 社 会 基 础

上发展出的工业社 会 与 农 业 社 会 相 融 并 存 一 样，数 字 社 会 与 农 业 社 会、工 业 社 会 不 是 对 立 的，

而是相融并存的，只是社会的主体形态转变为 “实体人群×数字人群×机器智能”一体。在总

体上，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对社会学而言至少带来了两大关键挑战。

第一，能力挑战。社会学的能力通常由 两 部 分 构 成，一 是 理 论 解 释 的 穿 透 能 力，即 在 宏 观

和微观两个层次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的解释力。二是方法工具对对象的驾驭能力，即测量和

分析不断变化的社 会 事 实 的 建 构 力。面 对 社 会 的 数 字 化 转 型，社 会 学 要 有 方 法 驾 驭 社 会 事 实，

有理论解释数字社会的现象。与工业社会比较，数字社会的社会事实正在发生着本质转变，从

以实体社会群体为主体的事实转变到以 “实体人群×数字人群×机器智能”为主体的事实。一

方面，社会整体的数字化转型不断产生着可以用于观察和分析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的社会

事实，如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个体转 型、文 化 转 型 等；另 一 方 面，数 字 社 会 自 身 的 发 展 也 在

不断产生着可以用于观察和分析数字社会生成与发展的社会事实，如平台组织、数字身份与自

我呈现、数字社区与社会资本、数字鸿沟与数字不平等、日常生活与文化消费等。

问题是，社会学得有理论和方法获取、理解、处理和运用社会事实来刻画和解释数字社会

的社会现象，无论是来自转型的还是来自生成的。社会学面临的挑战在于，支撑当下社会学的

是解释工业社会事实的理论，以及适配工业社会的数据搜集和分析方法；还没有创造出能有效

驾驭数字化社会事实的获取、理解、处理和运用分散数据、海量数据、多模态数据的方法和工

具，还没有展现出基于数字化社会事实进行理论创新、进而解释数字社会的社会现象的理论想

象力。

第二，生存挑战。社会学的存在并非必 需。举 例 而 言，被 列 入 中 国 大 学 招 生 目 录 的 一 些 学

科似乎并不具有天 然 的 必 要 性，而 是 社 会 选 择 的 后 果，目 录 学 科 的 不 断 变 动 便 是 直 接 的 证 据。

社会学可因各种因素而被取消，也可因社会不再需要而消亡。历史上，消亡的学科是有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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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占星学。占星学和天文学曾为一体且被称为天文占星学。占星学通过观察天体的位置和运

动来预测地上的 事 件，在 古 埃 及、巴 比 伦、中 国 及 其 他 古 文 明 中 十 分 流 行。随 着 科 学 的 发 展，

文艺复兴后，占星学和天文学分道扬镳，天文学成为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而占星学则被视为

一种迷信。再如比较语言学。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早期，比较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专注于比

较和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以及它们的历史发展。随着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随

着现代语言学的兴起，比较语言学则被并入更广泛的语言学中。

社会学因其对工业社会刻画与解释的有效性而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因其为社会大众提供了

理解工业社会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的路径而获得了存在的必要性。随着从社会学孵化出来的学

科越来越多，社会学也常被称为 “剩余”学科，意味着在现代科学的学科丛林中社会学并非天

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危机始终存在。① 可面对数字社会，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社会学同样面

临着生存挑战，社会学需要证明其在数字社会还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直接起点可以是检验其

从工业社会获得的结论是否依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数字社会，依然可以影响人们的基本社会观

念和社会行动，进而影响社会的存续与发展。比如，数字社会的社会纽带是否依然还是涂尔干

提出的有机团结，再如制度与社会结构、社群与社区、规则与社会治理、社会化与价值观等是

否依然可以沿用工业社会的刻画与解释。历史地看，社会学因其对工业社会的刻画与解释构成

的对社会存续与发展的积极影响支撑了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对来自工业社会的重要结论的重新

检验和对数字社会新社会现象的刻画与解释，同样会影响社会学在数字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要

性。同时也意味着，社会 学 如 果 希 望 继 续 生 存 且 能 透 彻 地 刻 画 和 解 释 数 字 社 会 的 变 革 与 发 展，

进而对数字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还面临自身的数字化②转型。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在一切皆

数字化的社会，社会学依然可以维系其非数字化的存在。

二、社会学的回应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作为社会学家中的未来学家，贝尔就在讨论后工业社会，③ 且极大地

影响了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尽管那时人们并不知道人类已经处在数字社会的前夜。在贝尔之后，

社会学家们便关注到了信息社会。④ 随着大数据和算法创新及其应用的社会化，人们很 快 认 识

到，未来社会不只是信息社会、也不只是网络社会，而是一切皆可数字化的数字社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理解为数字社会的一个属性和人们认识数字社会

发展的一个阶段。比如，信息社会关注的是信息与社会的关系。在数字社会，信息是数字化的

数据承载的内容，且是需要挖掘才可获取的内容，因此，信息社会可以被理解为数字社会的一

个属性。再如，网络社会关注的是网络与社会的关系。在数字社会，网络是信息流转的物理结

构，鉴于信息内含在数据中，因而也是数据流转的物理结构。在人们讨论信息社会时，其实还

没有认识到数字社会带来的是信息充盈且混杂的社会；在人们讨论网络社会时，其实也没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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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数字社会是万物互联且连接泛在的社会。在数字社会里，信息是数据蕴含的内容，网络是随

连接拓展的物理结构，因此，数字化 （用数值刻画事物的属性、用计算模型解释事物之间的关

系模式）是理解社会事实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前提。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对数字技术带给社会影

响的认识越来越有共识，也正逐步归集到数字社会上来了。直接的证据是，从工程学科到社会

科学的多个学科都在使用数字社会概念，且对数字社会的内涵具有共识，即指人类生活的各个

方面都依赖于数字技术及其整合的社会。

遗憾的是，尽管经历了从探讨信息社会①、网络社会②到探讨数字社会③的发展，可社会学

对数字技术与社会变革的敏感性大多放在了两极，一极是宏大叙事，另一极则是具体场景具体

议题，还没有触及数字社会的一些根本主题，如社会纽带。

２０世纪后期和２１世纪初年，学术界对数字社会的研究分散且粗浅。一方面是学科的分散，

从工程学科到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在探讨数字社会，一些重要概念甚至是非社会学的人提出

的，如 “网络情感”。④ 另一方面，就社会学而言，２１世纪初年的社会学对数字社会的探索以宏

大叙事为主。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之后，研究者开始运用卡斯特尔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的网络社会，包括从其他地方借来的信息社会。⑤ 遗憾的是，社会学家们只

是用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概念探讨应然的内涵和逻辑，⑥ 却很少就专门主题开展探索，也很少进

行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直到近年，还有学者在讨论信息社会的内在逻辑。⑦

移动互联网进入社会生活⑧既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政治渗

透的转折点，还是学术领域关注数字社会的关键节点。当社会学家们拿着手机体会数字技术发

展潮流时似乎才真正受到了数字化的刺激，感受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和效率的提升，才

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人们如今理解的数字社会上来，转移到因数字化而发生变革的社会现象上

来。即便如此，社会学对数字社会的感受和反应也是迟钝的。一些社会学家们当然可以认为数

字社会的发展还远未成熟，还需要等待。可事实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迭代速度远远超出了人

们的想象，２０２２年底语言大模型 （ＡＩＧＣ）的出现是数字技术多年积累在人工智能方向的涌现；

数字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任何一项新的便利性的出现或效率的提高其

实都是数字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呈现。⑨

而社会学对数字社会的关注则大致呈现出从两条路径推进的格局，一条是主题推进，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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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法推进。

在主题上，尽管仍然有人讨论信息社会，① 可社会学的主流却开始反 思 之 前 的 信 息 社 会 研

究，认为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② 对数字社会的研究主题也从总体性探讨下沉为专题性探索

如数字鸿沟、③ 数字平台、④ 数字治理包括数字信任、⑤ 数字社交、⑥ 数字生态、⑦ 数字发展、⑧

数字学术⑨等。其中，对一些主题的研究进一步迈向深入，如对数字社交的研究 涉 及 了 数 字 反

哺、交流媒介等细分主题；�10 在数字治理领域，范围涉及从国际数字生态治理到算法治理的细分

层级，�11 在每一层级都有丰富的文献，如算法治理便是一个讨论热烈的领域。�12 国内外的期刊和

研究基金也增加了对数字社会探索的投入，在美国，社会学三大期刊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有涉

及数字社会的专题文章，《社会学研究》涉及数字社会的文章比例近几年上升到五分之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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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每年都有涉及数字社会的课题立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一方面，关注数字化对社会影响的学者们呈现出两种

非常不同的鲜明立场。一种是，将数字化作为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变革的力量；另一种是将

数字化作为破坏既有社会团结的力量。前者，着眼于具体场景的社会改善，如社会发展；后者

聚焦于具体场景的社会批判，如数字劳动。另一方面，关注数字化与社会变革的大多不是工业

社会时代的社会学主流学者，而是来自多个学科的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且都采用了学科交叉的

理论视角与前沿方法。其中，如数据 科 学、网 络 科 学、计 算 机 科 学 的 学 者，还 有 如 政 治 学、经

济学、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等，都在关注数字化推动的传统社会转型和数字社会的生产与生活

特征。最新的进展是，在专题性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在进行理论综合，如以数字社交为切入点，

在理论上探讨数字社会的颠覆性特征，如围绕自我的社会建构。①

另一条路径是方法探索。早在２００９年拉泽尔等人②就倡导运用计算方法处理数字社会的新

型素材如大数据，即俗称的计算社会科学。可是十多年过去了，主流社会学家们依然热衷于运

用案例分析、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不断尝试计算社会学的社会学家们对数字社会产生的海量

数据 和 多 模 态 数 据 依 然 缺 乏 获 取、理 解、处 理 与 运 用 的 工 具 与 方 法。在 理 科 智 能 （ＡＩ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方法和路径不断拓展、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文科智能似乎还没有摸索到入口。

值得庆幸的是，一批年轻社会学家们坚忍不拔地在进行方法的探索，且形成了有区别也有联系

的两条路径，一条沿着建立智能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ｇｅｎｔ）的路径发展，特别是通过对 ＡＢＭ （ａｇ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③ 方法逻辑的借鉴与场景化运用，在数字孪生及元宇宙等想象的启发下，进行社

会仿真。另一条则沿着大数据挖掘的路径在发展，④ 试图在海量数据和多模态数据的开发运用上

蹚出一条道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努力在试图将多种方法混合，用于对具体社会现象的

刻画与分析。⑤

纵观社会学的发展，在经典社会学建构了对工业社会的刻画与解释后，帕森斯式的宏大理

论也曾热闹过一阵子。可在此后的时光里，社会学的理论建树便再无引人瞩目之处，大量的研

究陷入了对经验命题不断检验的同义反复和对细碎社会现象的复杂解释之中。⑥ 在方法上，受美

国社会学的影响，计量化成为了世界潮流。一方面是统计模型的复杂化，学者们试图把更多的

自变量纳入到对因变量的解释与因果分析之中，另一方面又试图让自变量拟合其在社会现象中

的自在逻辑，探索结构更加复杂的统计模型。即便如此，其与大模型及其亿级参数也不可同日

而语。可后果却是，对计量方法的学习与探索变成了社会学发展的 “目标”，而对社会现象的刻

画与解释变成了炫耀统计技术的场景。目的与手段的颠倒让社会学研究方法从分析工具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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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与社会学的时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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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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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社会学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尺。在素材①上，问卷调查曾经是与案例调查相辅相成的数据获取

方法，在计量方法复杂化的推动下却变成了进行资源堆积的依据，耗费巨量资源的调查数据变

成了计量方法竞技的秀场，运用调查数据刻画和解释的社会现象越来越细小、越来越无关大局，

计量方法也越来越只有少数人懂得与欣赏。在这一趋势②里，专注理论的人漠视数字技术渗透对

社会的影响，如用网络社会和信息社会进行宏大叙事；专注方法的人陶醉于用越来越复杂的模

型刻画和解释人们的常识而忽视多模态巨量数据的涌现；进而让社会学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

即使到如今，社会 学 对 数 字 化 的 回 应 是 总 体 的，也 是 零 碎 的，还 是 传 统 的。说 是 总 体 的，

是因为我们观察到一部分文献试图在总体上把握工业社会的趋势，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网络社会、数字社会等概念的迭代，一方面说明社会学家们关注到了数字化的影响，另一方面

也说明社会学家们对数字化影响的把握还不确定，还没有凸显社会学对数字社会变革的洞察力。

说是零碎的，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既有文献的主题散乱，还没有形成刻画和解释数字社会的基本

问题清单，也没有对数字社会的关键主题如社会团结进行系统回应。说是传统的，是因为无论

是理论还是方法，社会学对数字社会的分析依据的依然是传统社会学的习惯套路，还没有数字

化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创新。

三、社会学的时代之变

在技术创新扩散研究领域，有一条著名的Ｓ曲线③用于刻画从技术初创到技术普及的多个

关键阶段，也用于刻画从量变到质变的扩散转变。如果用此曲线来衡量数字社会的发展，那么，

当数字经济占ＧＤＰ的比重超过３４％，人们便可以认为数字经济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当数字技术覆盖的人口超过目标人口的３４％，也意味着数字社会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对

照第一节的数据，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程度其实早已跨过数字社会的门槛而在向纵深发展。社会

学的时代之变意 味 着：一 是 社 会 学 的 对 象 不 再 是 以 实 体 人 群 为 主 体 的 传 统 工 业 社 会，而 是 以

“实体人群×数字人群×机器智能”为主体的数字社会，如果依然只关注实体人群，将无法刻画

和解释由实体人群呈现而实质上却受 “实体人群×数字人群×机器智能”影响的社会现象；二

是社会学也是数字化大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也面临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自己刻画和解释数字社

会现象的能力，人们很难想象不具备驾驭分散数据、海量数据、多模态数据能力的社会学却有

能力刻画和解释数字社会的社会现象并有能力为人们理解数字社会提供指引。因此，我们认为

社会学的数字化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且需谨慎对待至少五个变化。

第一，问题之变。社会学的影响力凸显于工业社会发展如火如荼的年代，社会学家用社会

团结归纳了工业社会面对的社会崩溃挑战。围绕影响社会团结的因素，建构了社会学立身于社

会科学丛林的基本问题，即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在总问题之下，又提出了如社会文化与社会化、

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城市化与不平等、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等关键且重要的问题。基于对社

会分工的分析，涂尔干还认为社会制度如道德和宗教对社会团结有影响。④ 在涂尔干之后，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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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指刻画社会现象属性和解释事物之间关系 模 式 的 研 究 材 料，可 以 是 数 值 型 数 据，也 可 以 是 多 模 态

数据。

翻阅社会学专业期刊便可以观察到社会学在理论、方法、素材等三个维度上不断演进的这一趋势。

参见埃弗雷特·Ｍ．罗杰斯：《创新的扩散》，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参见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北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７年；爱 弥 尔·涂

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



追加了宗教和文化因素，认为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是社会分工形塑社会团结的充分条

件。① 如果我们对工业社会关键且主要的社会问题进行递归，社会学的几乎每一个专题都可以回

到社会如何可能的基本问题上来。

数字社会带来的挑战是，社会如何可能依然是数字社会的基本问题，可是，支撑涂尔干和

韦伯在工业社会获得结论的前提却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不再只以劳动组织如工厂为单位进行

社会分工，而是以整体社会为单位进行社会分工。创新链、供应链、价值链等管理学术语呈现

的便是世界性的社会分工，平台组织呈现的则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整体性社会分工。不仅如

此，参与社会分工主体的也不再只限于人类。在劳动人口之外，尽管人们对机器的主体性还有

巨大争议，现实是，机器如智能机器也成为了社会分工体系的重要成员，黑灯工厂是机器参与

生产的典型案例，人工智能则是机器参与创造的典型案例。人机混 （融）合的分工体系催生了

社会团结的 根 本 变 化，如 从 围 绕 组 织 的 社 会 转 变 为 围 绕 自 我 的 社 会，② 从 有 机 团 结 转 向 生 态

团结。③

数字社会的问题之变是，在以家庭为单位和以局部社会为边界的机械团结，以及以组织为

单位和更大局部社会如城市或主权国家为边界的有机团结之外，社会学需要提出以个体为单位

和以世界社会为边界的人机生态团结如何可能这一基本问题之下的关键问题。

第二，素材之变。自科学革命以来，分科 学 术 成 为 科 学 发 展 的 基 本 模 式，一 如 高 等 教 育 与

科学研究的当下 格 局。分 科 学 术 的 特 征 是，知 识 创 新、积 累 与 发 展 形 成 了 科 学 三 要 素 （素 材、

方法、理论）互动的闭环。④ 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革都是推动学科 发 展 的 挑 战 与 机 遇。譬

如，运用计量方法⑤观察社会现象，在形式上是社会学的素材变化，事实上却在推动研究方法和

理论的转向，形成了以测量数据为主要素材和以统计检验为基本方法的发展，如，教育与社会

流动的关系、⑥ 劳动分工与中产阶层的关系等。⑦

数 字 社 会 带 来 的 挑 战 是，素 材 数 量 和 类 型 发 生 了 根 本 改 变。一 方 面，因 连 接 泛 在 带 来

的 人 们 对 隐 私 的 考 量，越 来 越 多 地 约 束 着 以 问 卷 调 查 方 法 获 取 社 会 现 象 和 人 类 行 为 数 据 的

机 会 和 范 围，使 得 调 查 数 据 的 获 取 越 来 越 艰 难；另 一 方 面，传 感 器 泛 在 构 造 的 万 物 互 联 又

形 成 了 行 动 即 数 据、连 接 即 数 据 的 丰 裕 素 材 环 境。对 社 会 学 而 言，听 起 来 像 是 一 个 乐 观 的

转 型，人 们 想 象 着 用 大 数 据 弥 补 甚 至 替 代 调 查 数 据。遗 憾 的 是，学 者 们 极 少 有 机 会 拿 到 这

类 数 据 更 别 说 掌 握，社 会 学 家 们 不 仅 接 触 不 到 主 要 由 机 构 掌 握 的 巨 量 数 据，也 没 有 处 理 和

运 用 这 类 数 据 的 理 论 与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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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林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２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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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目前正在探讨的领域，理科学者的 探 索 走 在 前 面，提 出 了 “理 科 智 能”概 念，文 科 学 者 紧 随

其后提出了 “文科智能”概念，且在对人类知识生产的历史进程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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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的素材之变是，在传统案例和问卷数据等素材之外，社会学需要发展出获取和处

理混合素材尤其是巨量数据和多模态数据的可靠理论、稳定路径和有效技术。

第 三，方 法 之 变。欧 洲 社 会 孕 育 和 产 生 的 社 会 学 在 哲 学 和 科 学 的 夹 缝 中 形 成 了 其 初 始

的 方 法 风 格，试 图 从 整 体 上 把 握 社 会 的 格 局 与 趋 势，重 视 主 要 因 素 的 逻 辑 关 联 与 演 化 态 势，

且 在 欧 陆 延 续 至 今。① 美国社会学家们创造了以计量方法为底色的新实证传统，② 也形成了社

会学方法的分野。社 会 学 方 法 的 发 展 总 是 与 可 用 的 素 材 联 系 在 一 起，如，以 普 遍 事 实 为 素 材，

激发的是从思想实验、逻辑分析向机制分析的延展；以案例为素材，推动的是从例举到从案例

中归纳可信可推广结论的方法；以调查数据为素材，促进的是从单因素回归到复杂的统计方法

创新。③

数字社会带来的挑 战 是，没 有 开 发 出 运 用 数 字 化 素 材 来 刻 画 和 解 释 数 字 社 会 现 象 的 方 法。

社会学擅长如逻辑思辨、叙事归纳、统计计算等方法。可是，对逻辑思辨而言，社会现象的线

索过于纷乱；对叙事归纳而言，数据的规模过于巨大、模态过于多样；对统计计算而言，还没

有分析非结构化素材的方法。简言之，社会学缺乏运用巨量数据和多模态数据刻画事物 （社会

现象）属性、解释事物之间模式的方法逻辑和技术。④

数字社会的方法之变是，在逻辑思 辨、叙 事 归 纳、统 计 计 算 之 外，社 会 学 需 要 与 其 他 学 科

如数据科学合 作，发 展 出 运 用 混 合 素 材，刻 画 数 字 社 会 的 事 物 属 性、发 现 （而 不 一 定 是 检 验）

事物之间关系模式的方法体系。⑤

第四，理论之变。与其说社会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不如说是人类在面对机器挑战时展开

系统反思的结果之一。工业革命把机器力量展现在人类面前，人类转变角色，第一次从自我主

宰变成了机器助手。生产流水线在形式上是机器辅助人类进行生产，本质上却是人类支持机器

进行生产。⑥ 机器力量介入人类生产与生活产生了人类自身分化的条件，社会如何可能式的议题

也因此走上了历史前台，成为人类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一百多年里，社会学理论探索，从人

的社会化到社会变迁、从主权国家到世界社会、从政治体制到社会制度等，都在围绕以机器替

代人类体力带出的一系列社会现象而进行。

数字社会带来的挑战是，没有理论刻画和解释以 “实体人群×数字人群×机器智能”为特

征的数字社会何以可能。在数字社会，机器不只是在体力上胜过人类，在脑力的某些维度上也

远远超越人类，如算力、记忆力、关联力，还有某些想象力，使得机器不再只是因体力而介入

社会分化，也因智能而介入社会分化；不再只是因生产而介入国家分化，还因创造而介入国家

分化。社会学理论擅长刻画和解释实体人群的社会现象，在过去几十年里也试图从零碎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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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提出刻画和解释数字社会的理论，却还没有形成对问题之变的有效回应。①

数字化的理论之变是，在实体人群的生产与生活依然受到主权国家体制强约束、而个体和

组织却在运用数字技术在世界社会建立围绕自己的自我社会的历史潮流里，刻画和解释人机混

（融）合社会的生态社会团结。

第五，知识之变。社会学是科学革命带来的分科学术的产物。② 分科学术的特点是用特定视

角关注有限现象，社会学便是用社会视角关注社会现象。用涂尔干的话说，用社会事实解释社

会现象。③ 基于特定视角和有限现象生产 的 知 识 有 明 确 的 约 束 条 件，套 用 韦 伯 的 理 想 类 型④来

说，是理想类型的知识。可是，世俗社会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并非理想类型的。理想社会和现实

社会的差异让社会学生产的知识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间脱节，让社会学家们生产的知识主

要在学术圈流转，而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一众社会科学从社会学分离而另立门户

的历史事实可以作为社会学知识与社会脱节的证据。

数字社会带来的挑战是，创造让社会学知识服务社会的机制。在数字社会之前，社会学知

识可以借用学校课堂传递给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进而转变为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即使是理想类

型的知识也因其制度化的传播机会而对社会带来影响，进而具有存在价值。可是，连接泛在给

了每一位社会成员刻画和解释社会现象的机会；与此同时，社会学知识面对的也不再只是课堂，

更重要的是超越学术圈、超越课堂、直接面向社会，进入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

数字化的知识之变是，在每一个人都是知识生产者和知识消费者的环境里，如何既凸显社

会学的洞察力，又把复杂知识用世俗方式表达出来，润物无声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

归纳而言，数字化给社会学带来的机遇是历史性的，为社会学增加了崭新的从整体上刻画

和解释社会现象的素材。同时，为社会学带来的挑战也是致命的，它要求社会学创新搜集和整

理素材的新技术，创新与新素材相适应的新方法，创新刻画和解释社会新现象的理论；还要求

社会学创新面向世俗社会的知识表达的新方式。

回应数字化触发的社会学时代之变的入口和路径或许是多样的，可无论是哪个入口和哪种

路径，面向数字社会，社会学得有技术驾驭进而有方法运用巨量且多模态数据，有理论刻画和

解释数字社会的社 会 现 象、回 答 数 字 社 会 不 断 涌 现 的 问 题，还 得 有 模 式 让 知 识 直 接 服 务 社 会。

我们认为，达成这些 目 标 的 唯 一 方 法 和 路 径 是 建 设 数 字 社 会 学 的 三 根 支 柱：汇 聚 素 材 的 技 术、

运用素材的方法，以及创新理论的想象力。限于篇幅，将另文专论。

结　　论

对社会学而言，数字化是兴盛与消亡之机。人类的知识创新与应用从来都没有一成不变的

模式，也没有永不消逝的学科。学术研究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社会学则是学术研究的一部

·５７·

数字化与社会学的时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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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１６年；乔 伊·哈 基 姆：《科 学 革 命：牛 顿 与 他 的 巨 人 们》，仲 新 元 译，上 海：上 海 教 育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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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

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分，它刻画和解释社会现象，帮助人们用特定的视角理解自己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帮助人们在

日常生产与生活中发现和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进而支持社会整体的维系与发展。社会

学也因此获得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可是，如果在数字化的历史潮流中社会学失去了帮助人

们理解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其存在的必要性危机也就出现了。

现实是，尽管社会学家一直在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却 依 然 被 数 字 社 会 远 远 地 抛 在 了 后 面

而 不 自 知。一 部 分 社 会 学 家 的 确 敏 感 觉 察 到 了 从 工 业 社 会 到 数 字 社 会 的 变 革，也 努 力 在 抓

住 数 字 社 会 发 展 变 化 的 特 征，可 是 我 们 发 现，社 会 学 家 们 运 用 的 还 是 刻 画 和 解 释 工 业 社 会

的 套 路，也意味着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数字社会是根植于工业社会却与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社

会。另一部分社会学家则还迷恋工业社会的社会学，用工业社会曾经辉煌的社会学总体性理论

与方法来刻画和解释数字社会。遗憾的是，迷恋工业社会的社会学辉煌并不能帮助社会学在数

字化大潮中依然拥有辉煌，用曾经获得辉煌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也不能帮助社会学在数字社会

再现辉煌。在社会学家们试图总体地或零散地讨论数字社会的同时，来自多个学科的力量则在

试图系统地关注刻画和解释数字社会的新素材、新方法、新理论，以及让知识参与数字社会发

展的新模式。

我们认为，社会学与 科 学 界 的 其 他 学 科 一 样，在 数 字 化 的 历 史 大 潮 中 面 对 着 自 身 的 革 命，

即社会学的数字化。从基本问题，获取素材、驾驭素材，到运用素材的方法，从问题与理论之

间互动对话，到生产或生成新的理论，进而刻画和解释数字社会的社会现象，从创新和积累数

字社会的社会学知识到把知识作为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知识库的一部分，当下的社会学，真正

面临着数字化的时代之变。

〔责任编辑：李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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